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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热点

利比亚乱局对非洲安全的影响

王 金 岩

摘 要: 利比亚战后，国家陷入严重的安全危局中。其国内的安全问题与国

家重建相互掣肘，致使安全问题日益严重，国家重建停滞不前。利比亚的安全

问题也通过多种途径对其所在和邻近地区的安全局势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导

致当前地区安全局势持续恶化且错综复杂。面对利比亚及地区安全危局，应首

先致力于利比亚安全问题的解决，这需要国内和解、地区合作以及国际支持。

地区安全治理任重道远，需要多方合力，且应与时俱进，并与全球恐怖治理密切

配合。

关 键 词: 利比亚;安全问题;非洲安全;安全治理

作者简介: 王金岩，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北京

100007)。

文章编号: 1673 －5161( 2015) 03 －0072 －18 中图分类号: D8 文献标码: A

发生于 2011 年的利比亚战争使该国政权颠覆，基础设施受重创，安全形

势陷入危局。战后利比亚的重建进程进展不顺，安全形势持续恶化。鉴于全

球经济、社会、军事等诸方面互动密度①的提升，利比亚的安全危局也为其邻

国及所在地区的安全局势带来重大影响。本文拟深入透视利比亚的安全问

题及其对地区安全的影响，并对该地区的安全治理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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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比亚安全问题透视

利比亚战争推翻了已持续 40 余年的独裁统治，国家权威呈现碎裂化:政

治伊斯兰势力与世俗派别为争夺国家统治权暴力相向;部落间为争权夺利冲

突频发;众武装派别各为私利厮杀混战。利比亚战争带来的暴力思维并未随

战争的结束而终结，而是一再延续，进而随着国家重建进程的不断受挫，安全

局势愈益严峻。

(一) 利比亚安全问题的缘起及表现

利比亚战前在独裁者的高压统治下呈现稳定表象，治安事件少有发生。

战争对国家造成全面且深度的破坏，将国家拖入乱局。战后，国家迅即进入

重建进程，但其政治转型、经济恢复屡屡受阻。当前，整个国家暴恐事件多

发，安全局势恶化，甚至濒临分裂风险。

1． 利比亚战争直接造成国内的安全问题
2011 年 2 月，利比亚国内爆发大规模抗议暴乱，并引发全面内战，对战双

方为利比亚前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的支持力量和欲推翻其统治的反对

派武装。以北约为首的西方大国以及一些西亚北非地区国家也抓住此次利

比亚内乱之机，打着“帮助利比亚实现民主”的旗号对其实施空袭，以实现他

们期待已久的“倒卡”目标。最终，反对派在北约武力打击的“帮助”下获胜，

卡扎菲政权倒台。

战后，利比亚国内并没有迎来预期的和平与民主，而是陷入混战乱局:一

方面，前政权残余势力复辟之心犹存，不断以各种方式———武装袭击、自杀性

爆炸等为现政权的顺利执政设阻;另一方面，反对派在战时团结一致，同心应

战，但在战后共同执政中却分道扬镳，不同派别的民兵武装各自割据一方，为

争权夺利而相互混战厮杀;再有，部落间也不断爆发冲突，尤以南部地区为

甚;更为严重的是，利比亚战争期间及战后，“基地“等恐怖组织趁乱潜入，扎

根并壮大，他们在利比亚境内不断制造暴恐事件，加剧其社会动荡。可以说，

利比亚战争直接造成了国内的安全问题。

2． 利比亚安全问题的主要表现

利比亚战后，安全问题严峻，在各个层面都有突出表现:

普通民众层面，多种形式的暴恐事件频繁发生，严重侵害国家安全和社

会稳定。典型事件有:2012 年 3 月，南部塞卜哈镇的民兵与塔布部落武装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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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冲突，导致 50 人死亡，100 余人受伤。① 2013 年 7 月 27 日，班加西市一座

监狱发生暴乱，1200 多名囚犯越狱。②

国家政权层面，一方面，一些派别或部落由于对政府不满，以暴力方式破

坏重要公共设施，如石油港口、天然气田、政府机关办公场所等，影响其正常

运转。另一方面，一些极端武装分子绑架或暗杀政府官员，向当政者施压。

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是 2013 年 10 月，时任利比亚临时政府总理阿里·扎伊

丹遭本国武装分子绑架数小时，此事震惊世界。此外，也多次发生武装分子

袭击外国驻利比亚使馆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在利外籍人士的事件，以此抹黑政

府形象并制造更大的国际影响。这类事件中，以 2012 年 9 月利比亚武装分

子袭击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造成包括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内的三名使馆工

作人员死亡事件最具影响。③ 除此之外，中国、俄罗斯、法国、沙特阿拉伯、阿

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等多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及使馆工作人员都曾遭遇当

地武装分子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鉴于利比亚恶劣的安全局势，多国已关闭驻利使馆，并撤离在利侨民。

当前的利比亚，武器泛滥，暴力肆虐，极端势力壮大，正处于严重的安全危局

中，甚至面临二次内战的风险。

(二) 利比亚安全问题的特征和实质

利比亚的安全危局始于中东变局大背景下的利比亚战争，当前呈现如下

特征，并反映出其内在实质。

1． 利比亚安全问题的特征

(1) 多种势力混战

当前的利比亚乱局既非双方对峙，也非多个派别在某一问题上的矛盾和

分歧，而是多种势力为不同目标的混战。其一，部落混战。利比亚自古就是

一个部落国家，全国 90%以上的人口分属数百个部落和部落联盟，部落是利

比亚的基本社会单元。不同部落间由于对卡扎菲政权态度的不同以及为在

战后国家建设中争夺权力和利益而矛盾冲突不断。其二，民兵混战。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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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分属不同派别的民兵武装各自割据一方，为争夺在战后新国家的领导

权和利益份额而频发争斗。其三，族群之争。利比亚主要由土著柏柏尔人和

公元七世纪迁入并与前者已在一定程度上融合的阿拉伯人组成，后者占人口

多数。柏柏尔人群在卡扎菲统治时期受到压制，希望在战后新国家中提升地

位，这必然遭到阿拉伯人的抵制，双方为此多次爆发激烈冲突。其四，复辟之

战。支持卡扎菲的部落武装和雇佣兵中的幸存者复辟之心不死，仍在境内外

寻机作乱，以各种形式袭击现政权。利比亚当前呈现一盘散沙、多股势力混

战的乱象。

(2) 武器广泛使用

利比亚战争期间，卡扎菲为挽救濒临灭亡的政权而背水一战———将国家

武器库中的武器分发给普通民众，以发动全体国民捍卫其统治。此举致使利

比亚战后武器泛滥，人人拥武，即使火箭弹、迫击炮等重型武器在民间也不鲜

见。战后，利比亚的几届政府都呼吁民众将武器上交国家，并为此采取多种

奖励措施，但收效甚微，政府依然不能实现对武器的管控。由于利比亚安全

局势自战后至今不曾有根本性好转，民众没有安全感，不愿交出手中的武器，

而武器泛滥又加剧了利比亚的安全危局，尤其体现在冲突的烈度和后果的严

重程度两方面，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3) 冲突程度呈上升趋势

从利比亚战后三年内的国内安全形势看，无论是冲突的数量还是烈度，

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战后第一年，即 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7 月，利比亚国内

以较快速度恢复了稳定:经济快速恢复，政权顺利过渡，安全形势明显好转。

虽然部落间、武装派别间的冲突时有发生，但社会总体趋稳。战后第二年，即

从 2012 年 8 月至 2013 年 7 月，利比亚经济发展受阻，政治重建不顺，从而导

致安全局势恶化，暴恐事件的数量和烈度都明显上升。战后第三年，即从
2013 年 8 月至 2014 年 7 月，利比亚乱局进一步加剧;经济倒退，政治进程陷

入僵局，暴力事件持续升级。整个国家已陷入教俗间、武装派别间无休止的

复仇和混战的安全危局中。总览利比亚战后三年多的安全形势，冲突程度呈

上升趋势，且每当有大选、政府组阁、抓捕极端分子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时，

冲突就会急剧加重。

2． 利比亚安全问题的实质

从表象上看，利比亚战争对国家的基础设施、统治方式等有形与无形的

多方面造成严重破坏，导致国家今日乱局。深入剖析利比亚仍在持续恶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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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局势，可洞悉其安全问题的深层实质:

(1) 政治生态遭外力强行改变后“水土不服”

利比亚战争起初仅是一场内生性动荡，然而，一些西方大国出于利己目

的施以外部干涉，从而改变了革命的性质。事实上，当时利比亚国内双方的

交战难以达到政权更迭的结果，其社会结构更不具备民主转型的条件，但西

方以武力强行改变该国的政治进程，却没有在其战后重建中给予必要的支持

和援助，因此致使利比亚由一个生活水平居非洲第一的稳定、富足的国家陷

入当今乱局。战后利比亚安全问题凸显是其政治生态遭外力强行改变后“水

土不服”的体现。

(2) 国家体制积弊外现

利比亚战前，其国内无论是政治制度、统治方式，还是国家结构、社会问

题都早已是积弊严重，危机四伏，因此才会在 2011 年 2 月爆发大规模抗议暴

动并很快发展为全面内战。战后，国家重建进展不顺，且陷入日益严重的安

全危局，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体制积弊。可以说，利比亚战争的爆发及

其当前安全问题的凸显是国家体制积弊的外现。

一方面，利比亚的国家结构决定其凝聚力不强。从地区层面看，利比亚

由三个地区组成，分别为西部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东部昔兰尼加地区和南

部费赞地区，由于自然地势、历史际遇等原因，三地间联系欠紧密，民众的

地区归属感大于国家统一感。从部落体制看，利比亚民众部落意识浓重，唯

部落酋长马首是瞻，卡扎菲统治后期偏颇的部落政策更加重了这一点，使得

各部落如同国中之国，国家统一意识严重缺失。另一方面，利比亚政治制度

落后，体制残缺。其在战前已实行了二十余年的民众国体制在世界上绝无

仅有，独特的代表大会制度名难符实，而是成为当权者实施独裁统治的工

具。这种国家结构和体制在强人霸权统治下尚能维持国家的表面稳定，但

其实质脆弱，利比亚内战的爆发以及战后难以平复的安全危局皆根源于此。

以上体制积弊的根源在于利比亚国家的形成属于“先国家后民族”的自

上而下模式，即非民族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外力作用所致。殖民者根据自

身利益和统治便利对其肆意分割，导致其独立后面临错综复杂的种族、部落

等矛盾，国家安全呈现高度的脆弱性。这种类型的国家在国家观念深深植根

于人民的思想中之前，不可能得到安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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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比亚安全问题对地区安全局势的影响

利比亚战后三年多来愈演愈烈的安全危局对与之相关地区的总体安全

局势及地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都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尤以其所处的北

非地区和毗邻的萨赫勒地区①为最。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 2012 年 4 月

公布的报告首次提出非洲的“不稳定之弧”问题，即从西非至北非再到东非，

正在形成一条新的“不稳定之弧”。② 它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利比亚乱局

的“外溢效应”，此效应表现多样，途径繁多，后果严重。

(一) 地区安全问题的新态势

利比亚乱局诱发的暴恐并发症在北非、萨赫勒、甚至南部非洲地区持续

发酵。当前，无论从恐怖组织类型还是恐怖行为方式都呈现出新的态势。

1． 暴恐势力全面扩张

北非和萨赫勒地区的一些国家本就是安全问题的多发地，利比亚战后，

暴恐势力在该地区全面扩张。从总体看，暴恐事件数量上升，危害增大。如，

2013 年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制造一系列暴恐大案，该国的暴恐威胁已跃居

非洲之首;索马里“青年党”仅 2013 年上半年就制造了约 500 起袭击。③ 利比

亚战后至今已有多个国际组织发布的分析报告指出，北非和萨赫勒地区面临

的暴恐威胁将持续上升，并可能成为今后国际反恐的新热点。

2． 暴恐类型日趋多样

利比亚战后三年多，北非和萨赫勒地区的暴恐事件形式日趋多样，既有

传统的武装袭击、自杀式爆炸、汽车炸弹等，也出现多种新的方式。其中主要

有:(1)“独狼”式恐怖袭击渐成主流。“独狼”式恐怖袭击又称个人恐怖主

义，即独自策划并执行暴力行动以支持一些团体、运动或意识形态。(2)“渗

透”式恐怖行为日益盛行。主要方式为成员保留自己的社会角色，通过说教

和劝导推动其价值观的传播，甚至以各种社会服务项目、甚至社会慈善活动

为掩护宣传极端思想。(3)致力于获取核材料成为恐怖主义的发展方向。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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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是一些高新行业的重要原料，当其在流通和储存等环节出现漏洞时，易

被恐怖分子非法获取，以制造出巨大的暴恐效力。从总体看，暴恐类型日趋

多样，愈益难防。

3． 暴恐势力联动成网
“9·11”后美国发起的全球反恐战争使“基地”组织在资金和人员的流

动，以及信息沟通等方面遭遇难题，但利比亚乱局使其在北非和萨赫勒地区

“恢复元气”。在资金运转方面，“基地”成员依靠走私在利比亚战争中及战

后获取的武器迅速“致富”，恐怖活动资金网络得以恢复。在人员流动方

面，利比亚乱局导致武装分子广泛流窜于整个地区，人员流动越发自由。在

信息沟通方面，互联网使恐怖分子得以密切联系并便于隐藏，一些恐怖组织

还通过互联网招募新成员，培训恐怖分子。恐怖组织的联通能力正在增强。

在更高层面，暴恐、黑恶和极端三股势力勾结趋紧，区域暴力联动网隐然

成型。一是多股暴恐、极端势力实现联合。如，由“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

主导，与索马里“青年党”和尼日利亚“博科圣地”联合组建成“暴恐铁三角”，

三者在人员、资金和技术上协调配合，共同行动。又如，地区多股暴恐势力已

宣布效忠“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并已实现联合行动。二是暴恐组织与地区黑

恶势力联手。“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曾与走私和贩毒集团相互勾结利用，

通过“互通有无”实现“互利双赢”。

(二) 利比亚安全问题对地区安全局势的危害

1． 危害之表现

利比亚乱局对地区安全局势的危害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从地区国家看，

一些国家政权的动荡因素上升;从地区总体看，暴恐事件显著增多，安全形势

进一步恶化;最为严重的是，传统和新兴的恐怖主义势力和组织利用利比亚

乱局之机在地区发展壮大，为本就动荡的地区局势再添乱。

(1) 利比亚乱局为一些地区国家政权增添动荡因素

利比亚战后，北非和萨赫勒地区的多个国家都发生不同程度的动荡，且

显然都与利比亚战后乱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最为典型的是 2012 年的马里

危机。此次危机的主导者为当地的伊斯兰武装与图阿雷格部落武装，后者曾

经在利比亚随从卡扎菲的支持部落一起作战，于利比亚战后回到马里北部成

为对抗政府的反叛武装。该部落武装从利比亚获取了大量武器，使之战斗力

超过政府军，他们的参战改变了马里反叛武装与政府军力量对比的弱势地

位。显然，利比亚乱局成为马里危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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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比亚乱局造成地区总体安全局势恶化

利比亚战后，恐怖势力利用其乱局之机在其所处及相邻地区发动了一系

列恐怖袭击，对地区总体安全形势造成严重破坏。在北非，大量利比亚武装

分子进入阿尔及利亚、埃及、突尼斯等邻国发动恐怖活动。2013 年 1 月 16

日，“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成员在阿尔及利亚东南部天然气厂发动大规模

恐怖袭击和劫持事件，导致 37 名外国人质死亡，施暴者中包括利比亚籍武装

分子。① 2014 年 7 月 20 日，在埃及与利比亚边境西部的沙漠发生一起恐怖袭

击事件，造成 22 名军人死亡。② 利比亚的近邻萨赫勒地区本就是安全问题的

多发区，利比亚战后，随着来自萨赫勒国家的雇佣军回国和武器大量流入，该

地区的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暴力恐怖事件频发。

(3) 利比亚乱局促使恐怖组织在地区发展壮大
“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源起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阿尔及利亚的长期

动荡，近年来致力于“萨赫勒化”，至利比亚战前，其已“统领”北非和萨赫勒

地区的主要恐怖活动。2010 年以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相继发生政权更

迭，以及此后马里危机的发生，都助长了该组织在地区的发展壮大。利比亚

战后乱局进一步对其扩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一方面，“基地”

组织在北非地区实力增强，主要通过走私从利比亚获取的武器充实经济实力

和趁乱介入地区危机提升政治影响力来实现;另一方面，“基地”组织利用利

比亚乱局影响下的萨赫勒地区动荡，积极拓展在萨赫勒地区的影响，逐渐发

展为非洲恐怖主义枢纽。

此外，无论是北非、还是萨赫勒地区的一些原本各自为政的极端组织或

武装势力也在利比亚战后致力于与“基地”组织建立联系，并逐渐完成向恐怖

主义的彻底蜕变，如 2006 年成立的索马里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组织“青年

党”于 2012 年正式加入基地组织;成立于 2002 年的尼日利亚宗教极端组织
“博科圣地”当前已成为“基地”组织在西非扩张的重要据点。

2． 危害之途径:

利比亚乱局造成地区安全形势恶化，既通过战争后遗症直接传导，也与

一些该地区客观存在的因素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主要有如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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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器流散

卡扎菲 1969 年上台后，在国内建立了庞大的武器库，以应对内忧外患。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利比亚国内反政府势力的增长，卡扎菲又在一些

公共区域和政府所在地随意存放了大量武器，一些武器存放点甚至没有记录

备案。利比亚战争期间，卡扎菲将武器库中的武器发放给普通民众，又有大

量武器存放点遭到反政府武装、地方民兵武装、部落武装以及各种犯罪分子

的抢劫，直接导致战后武器流散于利比亚各地。2011 年 10 月，“人权观察组

织”(Human Rights Watch)临时负责人彼得·波卡尔特(Peter Bouckaert)在苏

尔特发现武器库时表示:“如果我愿意的话，我都可以带走几百件武器，当地

人简直可以开着卡车运走他们想要的武器。”①

由于利比亚临时政府管控乏力以及边境检查的松懈，大量武器流散到周边

国家，其中既有机枪、自动步枪、手榴弹等便携武器，也有火箭筒、炸药、防空火

炮等高杀伤性重型武器，对周边国家的稳定以及整个地区的安全都构成严重威

胁。2013 年 4 月，联合国一份报告称，利比亚已在战后的近两年中变成了西亚

北非地区重要的武器来源地。② 2013 年 9 月 2 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

科外交学院的发言中指出，利比亚的轻武器已经扩散到 12 个国家。③ 美国“萨

班中东政策中心”(Sab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资深研究员曾说，“基

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本是基地组织的一个偏远分支，在获得了来自利比亚的

武器后，可能一跃成为“基地”组织中装备最为精良的分支。④

利比亚政府自战后就开始致力于武器回收，但收效甚微，随着其国内及

地区安全局势的恶化，武器流散愈益严重。在此情况下，利比亚政府只得采

取无奈之举:于 2014 年 7 月 1 日发布公告，拟允许个人拥有枪支和弹药，但必

须获得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政府希望通过此举了解当前武器的归属，但此目

的至今尚未达到。随着利比亚乱局的加剧，其武器流散问题与地区安全局势

的恶化形成恶性循环。

08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5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Eray Basar's，“Report Update: Unsecured Libya Weapons-Regional Impact and Possible Threats”，Civil-
Military Fusion Centre，November 2012，p． 2．
Edith M． Lederer，“UN Panel: Libyan Weapons Spread at Alarming Rate”，April 10，2013，http: / /www．
timesofisrael． com /un-panel-libyan-weapons-spread-at-alarming-rate / ．
刘中民、朱威烈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转型与动荡的二元变奏［2013 年卷］》，北京:时事出
版社，2014 年版，第 43 页。
Eray Basar's，“Report Update: Unsecured Libya Weapons-Regional Impact and Possible Threats”，Civil-
Military Fusion Centre，November 2012，p． 2



(2) 武装分子流窜

卡扎菲统治利比亚期间，尤其在中后期，发生了几次国内叛乱，致使他

不再信任正规军队，转而着力培养忠实于自己的精锐部队，主要包括其所属

部落武装、其儿子们麾下的部队、从邻近的非洲国家招募的雇佣军以及曾引

起全世界注目的女子卫队。卡扎菲死后，雇佣军和女子卫队成员多回归所

属国家继续从事暴力活动，一些曾经支持他的武装成员也为躲避追缴逃入

邻近国家，严重扰乱地区安全。“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等恐怖和极端组

织也借机在北非和萨赫勒地区大肆募集新成员，扩充势力。联合国的一份

报告指出，从利比亚流入乍得、马里、尼日尔、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和萨赫勒

地区国家的武器，大多已落入当地恐怖分子手中，后者携武流窜成为地区安

全的重大隐患。

(3) 大量难民流出

利比亚战争及战后乱局已造成近 200 万人口逃离利比亚，其中既包括逃

入突尼斯、埃及、意大利、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及欧洲邻国的利比亚难民，也包

括原在利比亚工作的邻近国家公民返回其祖国。以上流出人员为相关国家

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和社会压力。一方面，利比亚难民的涌入必然为接收国

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巨大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从利比亚返回原籍的人

员主要来自周边欠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原本依靠向利比亚输出劳动力改善本

国的经济状况，他们的回归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雪上加霜。根据国际移民

组织( IOM)在乍得、马里和尼日尔三国所做的调查，从利比亚回国的人员中，

95%是男性，年龄多在 20 ～ 40 岁间，他们受教育程度很低，在利比亚主要从

事技术含量低的服务业工作。① 他们的回归为祖国带来的就业压力以及经济

和社会负担显而易见。利比亚乱局为相关地区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在很

大程度上转化为地区安全危险。

(4) 部落因素影响

北非和萨赫勒地区国家的一点共性就是都起源于部落制社会，且当前部

落在国家发展各方面依然发挥重要作用。跨界部落的存在成为利比亚乱局

影响地区安全的重要途径。跨界部落，即一个部落分布在不同国家，尤多存

在于邻国之间。在北非和萨赫勒地区的历史上，殖民者为自身利益和统治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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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以简单方式任意、人为地划定疆界，而不考虑当地原有的社会和民族聚居

分布情况，使一些具有相同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古代部落被强行分割到不同的

殖民地国家中，造成当今跨界部落的存在。

一方面，跨界部落的存在成为利比亚乱局在地区蔓延的“安全通道”。利

比亚境内共存在 10 个跨界部落，分别跨越其与埃及、尼日尔、乍得、苏丹和突

尼斯的边界，利比亚境内也有一些部落在与之并不直接相邻但相近的国家内

也有分布，如马里，这些国家以及地区其他国家境内也存在各自的跨界部落。

跨界部落的存在密切了相关国家间的关系，也因此成为利比亚乱局在地区扩

散的一条重要途径。2012 年马里内战的一个重要起因即为分布在利比亚、阿

尔及利亚、尼日尔等国的图阿雷格人与马里境内的图阿雷格部落共同谋求在

马里独立建国。

另一方面，部落性格与意识也在客观上加剧了该地区的安全危局。部

落性格使然，当两部落发生冲突，“外人”即是“敌人”，没有对与错，仅以内

外区分。因此可以说，部落保护是一种无原则的保护，这一点早已为地区恐

怖势力所利用。部落性格决定了部落成为恐怖分子的天然庇护。部落意

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国家统一意识，民众忠于部落胜过忠于国家，部落内

犹如国中之“国”，由此导致国家法律对一些有部落归属的恐怖分子和恐

怖事件的管束力不足。部落的复仇意识也导致冤冤相报的恐怖事件难

休止。

利比亚的安全问题对地区安全影响重大，与之相关地区已成为恐怖主义

蔓延的路径和暴恐事件的多发区。2013 年 5 月 13 日，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

席多哥总统福雷·纳辛贝在联大会议上指出，利比亚战争带来的“不稳定之

弧”正在整个非洲范围内延伸，如果不加阻止，它将让非洲变成极端分子滋生

地，并成为全球各地更大规模恐怖袭击的跳板。①

三、关于利比亚及地区安全治理的思考

据上文可见，利比亚的安全问题已成为地区安全危局的催化剂，因此，应

首先致力于利比亚安全问题的解决，进而扩展至对地区安全治理的思考。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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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与其他地区国家间不仅有相关性，更有相似性，利比亚安全问题的解

决将为地区安全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 解决利比亚安全问题的出路

当前，利比亚的安全问题已成为其国内一大“顽疾”，与国家战后重建的

整体进程互相掣肘:恶劣的安全形势使国家重建丧失稳定的环境，国家重建

不顺增加安全治理的难度。因此，由于利比亚战后重建进程举步维艰，其安

全问题的解决也必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利比亚安全问题的最终解

决需具备以下国内条件和外部环境:

1． 国内各派别间的和解

当前利比亚安全危局的国内原因即是众派别间为争权夺利而厮杀混

战，只有他们停止武力相向，共同致力于政治解决国内危机，相互包容，达

成和解，才能有效遏制当前的安全危局，进而在国家建设过程中逐步增强国

家统一感，弥合各种裂痕，最终彻底消除动荡隐患。但是，这在当前的利比

亚难以实现。其冲突各方曾在联合国的斡旋下举行和谈并就立即停火达成

共识，但却未能履约，冲突仍然持续。至今，每张停火协议都墨迹未干就已

成为一纸空文。未来的和谈之路仍旧任重道远，且前景暗淡。从当前利比

亚国内的情况看，各方间难以自主达成妥协与和解，需要外部力量更大力度

地协助斡旋。

2． 外力帮助打击恐怖主义

利比亚当前政局动荡，权力处于真空状态，对于打恐既无良方，更无力

作为，需要外部力量的有效帮助。然而，西亚非洲地区的一些国家将利比亚

乱局作为博弈中的一颗棋子加以利用，这既加大了冲突的复杂性和解决的

难度，更使得恐怖势力从中渔利。西方大国也将利比亚视为“瘟疫”，对其

安全危局视而不见，避而远之，客观上为恐怖势力提供了“自由空间”。可

见，当前利比亚安全问题的解决没有得到足够、有效的外力帮助，安全危局

尚难扭转。

(二) 对地区安全治理的若干思考

面对日趋严峻的地区安全形势，安全治理问题是地区国家面临的共同难

题。对此，应首先挖掘地区恐怖主义发展的深层根源，而后从客观实际出发，

相关国家间密切配合，并与全球的反恐行动联合出击，才能逐渐收获效果。

1． 地区恐怖主义发展的深层根源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地区国家的转型进入艰难期，宗教与世俗、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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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生、改革与稳定等多方面的矛盾不断加剧，导致社会秩序脆弱，甚至陷入

长期动荡，客观上“助力”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而西方制造的“利比亚模

式”的破产及其在相关国家反恐战略收缩的后果都促使该地区恐怖主义的强

劲发展。

(1) 教俗冲突致使恐怖主义发展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相继发生政权更迭后，伊斯兰势力在上述国家的

政治进程中迅速崛起，进而蔓延至整个北非地区。伊斯兰力量的崛起改变

国家及地区原本的权力架构，世俗派别不甘让权，教俗间的权力争夺战难以

避免，促生暴力事件。而伊斯兰势力在“昙花一现”后却遭溃败，这如同圣

战分子的孵化器，孕育着敌意，催生恐怖分子大军。以埃及现政权镇压穆斯

林兄弟会为代表的北非多国对伊斯兰势力的打压导致地区极端主义强势

反弹。

(2) 政府治理乏力促使恐怖主义发展

北非和萨赫勒地区多数国家的政府治理乏力，维稳能力低下，直接造成

恐怖主义的发展。北非的埃及、利比亚、突尼斯等国处于政治转型期，政局不

稳，历史上遗留的地方势力、部落势力、少数族群势力趁机扩大影响，使本就

脆弱的国家政权进一步弱化，不利于民族和解和政权顺利过渡。萨赫勒地区

地广人稀，贫困落后，宗教、民族、种族关系复杂，矛盾多发，政府管控能力非

常有限。加之上述两地区国家资金与情报不足，军警能力不足，装备落后，都

促使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

(3) 经济和社会问题催化恐怖主义的发展

北非和萨赫勒地区国家的民众对其国内的高失业、贫富分化、腐败肆虐

等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强烈不满是一些国家陷入严重动荡的重要原因，而国家

的动荡又使经济和社会问题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这种政治动荡与经济凋

敝的恶性循环加剧民众的现实负担和失望情绪，使之易于接受恐怖主义思想

的蛊惑。有西方学者指出，“革命后的混乱与失望将不可避免地为‘基地’组

织扩大影响提供机遇”。① 埃及学者侯赛因·卡米勒·巴哈丁也曾在其《十

字路口》一书中有言，“恐怖主义将会在世界各地继续存在，而且，随着持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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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经济萧条及其对政治、社会和心理造成的冲击，恐怖主义还会愈演

愈烈。”①

(4) 西方反恐的功利化加重地区恐怖主义

2001 年“9·11”事件的发生开启了美国全球反恐的大幕，此后其主导或

参与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以及多次境外打击行动都以“反

恐”为名。2011 年西方国家发动“利比亚战争”创立了冷战后干预、颠覆他国

的“利比亚模式”。但战后利比亚陷入了新的动荡之中。② 近年来，随着欧洲

自感恐怖威胁增大，英、法等大国也大规模参与，甚至发起、主导所谓的“反

恐”战争。西方的多次“反恐”战将西亚、北非以及萨赫勒地区的一些国家拖

入战争泥沼，使整个地区呈现越“反”越“恐”的安全危局。对此，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大国为保自身利益选择逃避:纷纷关闭驻动荡国家的使领馆、企业等，

大规模撤侨，实施反恐战略收缩，推卸大国责任。西方在该地区安全问题上

“只破不立”的做法使其反恐的功利化显露无遗，此举加重地区恐怖主义，甚

至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起到一定的负面效应。

2． 地区安全治理的出路

当前，北非和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局势持续恶化，暴恐新生态逐渐成型，恐

怖威胁日益严重，地区国家面临紧迫且棘手的恐怖治理难题。只有从客观实

际出发，地区国家联手，并借助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依据新形势随时调整适

当方式，才能逐步控制局势，并最终实现地区安全。

(1) 地区国家稳定政权、发展经济为前提

当前，恐怖主义肆虐北非和萨赫勒地区，一场旷日持久、艰苦卓绝的反恐

战争在所难免。但是，武力传统功能对打击恐怖主义的适用是非常有限的:

其一，军事手段在一些时候由于其政治上的敏感性或可能造成的附带伤害使

其并不是合适的选择;其二，随着恐怖活动方式多样化，军事打击因其灵活度

欠缺而打击效力减弱;其三，军事手段能打击恐怖行动，却打不掉恐怖滋生的

根源。因此，只有尽快实现地区国家的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才能从根本上

打击和清除恐怖主义。

从地区国家内部看，北非和萨赫勒地区国家经济与民生问题长期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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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解决导致恐怖问题严重化。从整个地区看，由于弱国家(以经济和政权

的脆弱性判定)在该地区内占据相当比例，整个区域的高度不安全则成为

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在这样的地区，一国内部面临的高度不安全将在整

个地区产生“溢出”效应，使得地区总体安全以及邻国间关系的稳固变得极

其困难。① 利比亚战后乱局带来地区安全危局，原本的友好邻邦为自保而

与之疏远: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已谋求在与利比亚的交界地带建立缓冲

区。在北非和萨赫勒地区，弱国家面临的不安全机理在各个层次(国内、地

区、全球)都显露无遗。因此，该地区的恐怖治理需以各国稳定政权、发展

经济为前提。

(2) 加强防范

众所周知，“预防胜于治疗”。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前将其阻止，对于安全

治理尤为重要。对此，可采取如下措施:第一，加强反恐情报工作，即加强对

恐怖活动的情报收集、分析、处理、传递和共享以及国家间的情报合作等;第

二，加强对重点设施与场所的保护，如机场、地铁、油库、港口等，增加他们的

稳固度和恐怖分子接近这些目标的难度;第三，加强网络监控，防控极端思想

的传播;第四，加强对敏感地区和高危人群的监察;此外，及时解决容易激发

恐怖行为的热点问题或各种矛盾，包括国内矛盾与国际冲突。

(3) 恐怖治理应方式多样

由于不同国家以及一国在不同时期面临的恐怖威胁不同，恐怖治理也应

方式多样。从总体看，应采取打拉并举原则:一方面，对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

要坚决打击;另一方面，在一些情况下，也不排斥与恐怖分子或组织进行接

触、沟通、谈判与妥协的可能性，以使这些施暴者放弃恐怖方式。总之，针对

不同性质和目的的恐怖问题应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

(4) 全方位加大打击力度

国内层面，应根据地区国家的现实国情不断探索打击恐怖主义的有效

途径，如，北非和萨赫勒地区国家的部落体制已被恐怖势力用做“保护伞”，

同时也可在国家安全治理中发挥其积极作用，尤其利用好部落酋长在本部

落中绝对权威的地位，首先争取部落酋长打恐的态度，进而实现部落内部的

反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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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层面，加强地区国家间在恐怖治理方面的合作。在安全的视域下，

所谓“地区”就是指一个独立而重要的安全关系次体系:若干国家共存于这

个次体系中，由于地理位置的相近，他们的命运彼此联系在一起。随着恐怖

主义的快速发展，单一国家已经难以有效防范和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因此

各国致力于通过外交合作加强对恐怖主义的防范和打击。自 2012 年至今，

萨赫勒—撒哈拉地区安全会议每年举行，与会者不仅有地区国家的代表，也

有来自其邻近的北非、欧盟、阿盟、西共体等国家代表，共同探讨反恐合作

的方式与机制，以共同应对安全挑战和实现地区安全。主要机制有:建立边

界安全预警系统，加强涉及边界安全的司法建设，建立信息互换机制，并切

实履行双边和多边框架内的边界安全协议，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

全球层面，北非和萨赫勒地区的恐怖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当前世

界多国所面临的恐怖问题相互关联，因此该地区的安全治理应与全球安全治

理相互融合，密切配合，相互合作，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任何安全研究都

不得不面对“无缝之网”( seamless web)这个问题，因为安全是一种关系现象。

若不了解安全相互依存的国际模式，则无法理解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

安全问题。“无缝之网”要求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治理需采取一种复杂的、整

体主义视角。

(5) 加大国际社会支持力度

上文有述，北非和萨赫勒地区国家多为弱国家:政局不稳，经济发展滞

后，社会问题多发。以上决定该地区的安全治理绝非易事，需要国际社会在

多方面施以援手。首先，增加对该地区国家的经济援助和投资，助力其经济

建设，以提升其自主发展能力。其次，国际社会应在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的基础上，协助维护地区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再次，针对地区国家间

存在跨界部落这一突出特点，国际社会应致力于促成地区国家间在安全治理

上的对话、互信与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在执行以上方面时应首先听取地区

国家的具体设想，在实施具体项目时应充分尊重当事国意见，从而使援助切

实发挥作用。

四、结 语

利比亚的安全问题错综复杂，仅依靠其自身力量难以解决，但又尚未得

到国际社会的有效支持，其国内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与之密切相关的北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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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赫勒地区作为一个安全复合体①也成为安全问题的多发区，甚至世界的恐

怖枢纽，安全治理势在必行。在利比亚以及该地区其他一些国家内部，恐怖

问题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与国家面临的多种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它也不是铁

板一块，而是动态多样的。因此，国家安全治理不存在一招制敌、一劳永逸的

解决方法，而需将其纳入国家总体安全议程，兼顾各种问题，适时调整政策，

恰当分配资源。就整个地区而言，由于此地区安全复合体由多个弱国家构

成，他们又带有共同的文化和种族特征，相互间的依存度和互动密度都很高，

这种安全关系具有“内向内生性”特征。只有认清地区恐怖主义发展的客观

情况和态势，以及地区国家的现实国情，才能有效实施安全治理。安全治理

需要持续、耐心地关注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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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curity in Libya fell into a dangerous situation after Libyan war．

Its security problems and state reconstruction hinder each other，now the former is

more and more serious，the latter is stagnant． The security problems in Libya also

exert negative impact on regional security through many ways，mainly on North

Africa and Sahel，which made the security in Africa become deteriorate and com-

plicated． Dealing with the security problems in Libya and the Africa，the solution

of security problems in Libya should be firstly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which

needs the compromising within the country，the cooperation in the Africa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support． As for the security management in the region，it still

takes a heavy burden and embarks on a long run，it can not be well solved without

collaboration among many sides，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working together

with terror management in all over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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